
一部非虚构散文作品集，
作者程远首先以回忆父亲、母亲
作为开篇，接下来是童年、少年、
青年与一个往日小镇的复原和
呈现。作者用写实的手法将小
镇中的风物、人物、逸事一一描
摹出来，呈现了一个人的生命轨
迹，是一部具有文本意义、文学
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小镇青年成
长励志作品。

抚顺的色彩，如琥珀般澄澈，层层叠印。最深处，
石炭纪森林凝作黑色煤层；其上，叠印着钢与火的工业
史诗；最上层，是近二三十年转型与乡愁的时代书写。

这份乡愁，藏于抚顺青白色的山水间。杨沛霖
在《抚顺赋》中，以“叠嶂如驰”绘群山雄姿，以“雄深

雅健”勾铁背山风骨，恰是这抹青白的绝佳注脚。
它是远山漫卷的雾岚，是浑河漾开的晨光，更

是抚顺山水与人文相融的精神原乡。
抚顺高尔山山巅有一座辽代古

塔，诗人张笃德写山势，用了一个奇
崛的比喻，说像“夹起了尾巴的狗
的后臀”，略带揶揄的表述里，透
着对故土的亲昵。

这座塔，像是时间钉在空间
里的一枚铆钉。仰望它，便能看
见那垂直的张力：地下，是曾经奔
涌的黑色乌金；山上，是千年不语
的古老注视。

比古塔更古老、更深沉地楔入
这片土地的是满族先民的灵魂。满

族作家解良的小说集《兴京街》，以故乡
新宾为底色，将满族的民俗风情、山水乡愁

糅进文字，字里行间皆是抚顺青白山水孕育的民
族记忆。已年过80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振
华，用一生守护记忆讲《拉扯遇三怪》的山林奇遇，说

《黑狗告状》的朴素正义，这些
故事鲜活地展现着

满族人民

的生产风貌与情感世界。
而浑河，是这些故事最古老的听众。它是一道沉

思的白色水痕，构成了抚顺人书写乡愁的叙事主轴。
作家姜斌在《浑河夜话》中说，穿城而过的浑河

“给抚顺增添了些许气势和灵动”，它是城市的“叙
事者”，“沉默地见证了一切，书写抚顺，某种意义上
就是解读浑河波澜不惊的水纹里藏着的密码”。作
家王开在《众神的河流》中更直言：“抚顺是幸运的，
一条泛绿透蓝的浑河，宽阔而笃定，像历经磨难越
挫越勇的武士，跳脱皮肉之痛，只剩精神在发光。”

2023年，抚顺日报社编撰的图书《浑河两岸》
出版。这本书脱胎于2022年8月启动的同名大型
融媒体主题采访活动。抚顺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戴英姿、副总编辑孙晓华与记者田旭在接受采访
时，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浑河作为抚顺的母
亲河，承载着全城人的记忆，抚顺地域的根、本、
魂，人文的精、气、神，早已与这条河融为一体。

这份精神，也牵引着远行的游子。
上海绍兴路有家名为Mephisto的书店。没事

的时候赵松总爱来坐坐。桌上的咖啡油脂浓厚，
咖啡豆来自遥远的埃塞俄比亚。赵松坦言，其实
自己更想念的是家乡那一杯茶水。

1990 年，赵松在抚顺参加工作。2003 年 11
月，他离开家乡奔
赴 上 海 。

他的短篇小说集《抚顺故事集》写的是“后传说”时
代的抚顺，“浑河”“北山”“耐火厂”既装着赵松的
个人记忆，也盛着抚顺人的集体过往。他说：“我
写的不是那个宏大的、符号化的工业抚顺，而是工
业文明沉淀后，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具体质地。那
些坚韧、失落、那种在寻常日子里的挺立，可能才
是抚顺的能量在今天的真正燃烧方式。”

赵松用“田园牧歌”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的抚
顺，工厂里的人与事给密集的炼油装置都涂上了明
亮光泽。谈及此，他的脸上流露出神往。远离故乡
多年，他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
生长，他将这份回忆写作的过程比作“锻造钢铁”，而
锻造这钢铁的火，始终燃烧在浑河边的那座小城。

同样被乡愁牵引的，还有作家张洁。12岁时，
她随母亲投奔舅舅，住进下哈达村的张家大院。
大院门前的古老大道旁，章党河从古流到今，沿大
路向东北，距离不远便是淹没在岁月里的萨尔浒
古战场。童年的大院记忆成了她魂牵梦萦的乡
愁，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头。长篇小说《无字》中，
她虚构的墨荷满族家族，原型正是抚顺乡村：“到
了七月，过了处暑。那时候，青麻桃似的榛子壳
儿，沉郁的残绿里就驳杂、斑斓、沉湎着酒红。”

1985年，张洁重返抚顺二中。她感慨：“27年
前，我从这条路走到火车站，坐上火车走了，从那
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文字如泉水涌出，青白山水间，满是游子对故
土的缱绻，也让这份乡愁成为抚顺城市精神

的重要底色。

青白：山水与传说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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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乌金之城”抚顺的五光十色
本报记者 赵 雪

辽河、浑河栖居着许多古
族，他们创造了森林文化、河海
文化乃至平原文化，是中华文化
之根不可测其深。更重要的是，
他们与作者王开之间有着不

同程度的联系，通过一次次
探寻，作者从中体悟出先
辈们逆境求生的奋斗精
神，这样的高贵品质，小
到一个个体，大到亟待振
兴的辽宁，都有值得借鉴
之处，这就是本书的文化
价值所在。

▶《抚顺故事集》

赵松从自己的回忆出发，
对抚顺这座饱经沧桑的东北
工业老城的地理和人事，进行
了细腻深情的叙述。25 个与
抚顺有关的短篇，展开了一个
飘忽而又暗含温情、貌似追忆
的想象之所。作者在虚构与
非虚构间取得了巧妙平衡。
他解释了身边的人们，某种程
度上也解释了自己，解释着这
个时代。

抚顺 FUSHUN

▶《小镇流年》

值得深情书写

雷锋精神发祥于抚顺。这
抹鲜亮的红色为硬朗的工业城
市浸染底色，而作家们的书写，
让这种精神从历史符号化作流
淌在城市血脉里的鲜活力量。

曾在雷锋纪念馆工作的作
家、诗人张笃德的书写带着真切

的生命体验。他曾描述自己的日常：
“每天沿着铁锈红色的22颗五角星前行，

诵读22块黑色花岗岩上刻写的《雷锋日记》。”
在《工业老城“三杯酒”》中，他写道：“雷

锋，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个小个子士兵，看到抚顺日
新月异、只争朝夕的城市激情，深受启发和影响。
他受工业精神滋养成长，雷锋精神又光大了这座城

市的品德。”张笃德认为，抚顺与雷锋，是一场双向
的美好成就，“书写雷锋，不是重复标语，而是要写
出这种精神与一座工业城市实干、奉献、互助风气
的天然契合——它在这里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

雷锋精神，早已成为这座城市可实践的、温
润的民间伦理。这股红色暖流，让乌金之城的钢
铁骨骼拥有了血肉的温度。抚顺本土作家对雷
锋精神的书写，形成了独特的“雷锋文学”谱系。
诗人刘万石在长诗《雷锋，我们需要你》中咏叹：

“你让螺丝钉有了哲学的高度/你让平凡的日子/
闪烁信仰的微光。”作家花千芳在创作《我们的征
途是星辰大海》时，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融入家国历史重述，用通俗的网络语言，
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引发共鸣。他坦言：

“雷锋让我明白，写作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要
为普通人发声，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诗人李松涛这样评价抚顺的“雷锋作家群”：“他
们不是简单地为雷锋立传，而是在自己的创作中践行
着雷锋精神。他们的笔下有矿工、有农民、有下岗工
人，他们用文字为普通人立碑。”

抚顺，是一座活态的“色彩容器”，玄黑的生存
根基、青白的乡愁底色、赤红的精神光芒，共同构
成完整的城市精神图谱。而作家们的书写，则是
一场抵抗遗忘的温柔仪式——煤炭会燃尽，高炉
会冷却，巷道会沉寂，但文字能将掌子面下的呼
吸、机床旁的专注、浑河的白浪、奉献的精神，从流
逝的时间里打捞出来，并赋予其永恒的形态。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作家们以笔

为椽，绘就了独属于抚顺的“色彩之书”。这色彩，
是深埋地下、经万般挤压而越发纯粹的颜色，在至
暗时刻仍能释放光明与温暖。

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其不朽荣光未必在于天
际线的攀升，而在于地表辉煌褪去后，从深处源源
不断辐射的精神热量。这热量，是过往时代的余
烬，更是照亮未来迷途的不灭星种。正如茅盾所
言：“能把希望放在将来的人，终是有福的。”

这也是抚顺借无数作家描绘出的一本五光十
色的“色彩之书”，给予世界最深沉的启示——纵使
岁月淘洗，那些向下扎根的坚韧、向心凝聚的乡愁、
向上生长的奉献，终将成为穿越时光的永恒力量。

哪怕曾于废墟中寂寞荒凉，亦有那无边平
沙，向着浩瀚远方。

红色：永不褪色的精神光谱

抚顺向来难
被轻易定义，它色
彩丰厚且充满张
力——煤都的玄
黑、浑河的莹白、
高尔山的青黛以
及雷锋精神的赤
红……它们相互
浸润，共同构成抚
顺从工业崛起到
转型沉淀，再到精
神永生的完整生
命图谱。

要描摹这座
城，书写者需有一
支笔：它既能丈量
地心掘进的深度，
也能触摸精神世
界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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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河流》

臧玉仲臧玉仲

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在自传《漆中之黑》中曾引
用这样一句话：“绚烂的事物总来自深渊，但我们
无人知晓原因。”黑色，容纳了最冷与最暖的色谱，
能将一切色彩推向极致。而这深邃的黑色，也是
抚顺“被书写”的起点——河床深处，埋藏着一整
个石炭纪的森林，那些轰然倒下的巨木，在时间的
重压下化为乌金，成为这座城市最初也是最恒久
的隐喻。于是，西露天矿那个长逾6公里、深达400
米的黑色巨坑便是无数作家书写抚顺时无法绕过的
地理与精神原点。在文学隐喻中，它是一座“倒置的
山”，巍峨与崇高悉数朝向地心。

工业，是抚顺无法磨灭的胎记，也是这座城市
的生存基因。作家王开描述：“一座曾号称‘煤
都’，生产出共和国的第一桶石油、第一吨铝、第一
炉特钢、第一台机械式挖掘机的城市，即使在世界
眼中也是雄性的。”

因着工业，抚顺始终保持着向下掘进、负重前
行的姿态。作家萧军曾担任抚顺矿务局京剧团顾
问。1951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这
是他从延安回到东北后创作的第一部城市题材长
篇小说，作品素材来源于他在抚顺矿区的实地考察
经历。他写到“虽然雷雨交加，工友们全毫无所惧，
竟至裸体搏斗，一面搏斗，一面喊口号唱歌……”作
家形容的这种与地心较劲的坚韧，不仅刻在巷道的
岩壁上，更融入了城市的文学血脉。

对于书写抚顺的工业，作家们怀有近乎使命
的情感。

90岁仍笔耕不辍的臧玉仲被称为“矿山老诗
人”。40年的矿山生涯凝结成《煤海风韵》《煤海长
歌诗词集》与历史长篇小说《千金寨》《挖龙脉》。
在他的文字里，昔日抚顺处处“机车奔驰，大镐欢
腾，煤海涛涌，繁花似锦”。工业纯黑的魂魄，沉入
了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化作生命的韧性。

这种韧性，也催生了抚顺矿工群体对文字的
热爱。

2016年冬日，矿工后代吕桂芬曾回到龙凤矿，参
与口述历史项目的拍摄。当时她带了一本1972年出
版的连环画《“伏虎”记》。这部连环画以她父亲吕振
刚和“313掘进小组”为原型，由煤矿工人自编自绘，
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吕桂芬引以为傲——那时的矿
工们大多热爱文学，歇工间隙，便靠在机器旁，握着
小本子写写画画。吴连友就是其中一位。

1968 年，矿工吴连友被分配到“313 掘进小
组”。他平时就喜欢在工作服衣兜里揣一个小本
子，上面常写着一些很短的句子，比如“我把星光，
带给煤掌，我把月辉，捎给地心”，或者“矿灯疲倦
了，由白变红，我却感到充实，感到兴奋，人间，仅
有一个太阳太不够了，我要捧出沉睡在地下的日
轮”。很多年后，已经成为诗人的吴连友道破了昔
日这份热情的源头：“他们（工人）为了支援祖国的
建设，拼尽全力开采乌金，他们多可爱啊，对于当
时的我来说，还有什么人和事比他们更能带给我
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呢？”

工人就这样以笔为镐，在黑色的工业底色上

凿刻出属于劳动者的精神微光。
20世纪80年代，这份微光终于汇聚成燎原之

火——诗歌照亮了这座老工业城市。
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阳林牧场，生产队队长王

立明时常收到来自远方的稿费汇款单。不久后，
他被调入抚顺市群众艺术馆。1984年，在诗人李
松涛的奔走下，《琥珀诗报》创刊——据说这本诗
刊最初拟定的名字是，“滴落的松脂”。

后来，王立明成为这本诗刊的主编。
诗人李犁在向记者描述当年的盛景时，眼里

依然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那时候，各行各业都
有人在写诗，诗人自发结成的诗社犹如星星点灯，
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对诗歌的狂热让很多人
像疯子一样，白天到处寻找同类约酒谈诗，酒醒后
深夜爬起写作，生命仿佛真的被诗歌照亮了。”

这种扎根煤海与钢炉的文学热情，从未随岁
月流转而黯淡。当机器的轰鸣渐渐远去，另一种
书写便以打捞记忆的姿态，扛起了传承的使命。

大型画册《燃烧——龙凤矿口述历史》作者
李延国，特意将采访地点选在了龙凤矿竖井
旁。他说：“面对那些沉默的厂房和老工人，不
记录就像是一种背叛。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构
成了共和国的筋骨，文学有责任让后来者知道
光从哪里来。”片刻后，他又补了一句：“但我知
道，煤炭总要燃尽，它要散发热量给人温暖。”

即便巷道已经沉寂，那份向下扎根的坚韧，从
未熄灭。

黑色：向地心掘进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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